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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

幾天來的疲倦在此刻一掃而空，還有幾個小時就要行刑了，此時的我說不出是激動還是恐慌，看著窗外陰沉沉的天逐漸放亮，可我的生命就要遠去了……



腳上的鐐銬拖著我的身體，讓我明白了自由的可貴，一時的激憤讓我殺了那個男人，可換來的卻只是一紙冰冷的死刑通知書。



一切似乎都在夢裡，我似乎還是昨天那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……



刺耳的開門聲劃過潮濕陰冷的牆壁傳入我的耳中，幾個荷槍實彈的武警來到了我的面前，他們背後的光是那麼刺眼，可我卻再也看不到了……



我的夢，醒了嗎？



我的雙手被一副冰冷的手銬緊緊的鎖在身後，似乎鎖住了我生命最後的的希望。



從看守所開往會場的路很長，我看著窗外鬱鬱蔥蔥的樹木，心情如同那隨風而擺的葉子一樣，有一種不知所歸的失落，我會在天堂嗎？



公判大會還沒有開始，我透過關押室的窗戶看到了窗外陸陸續續湧向會場的的人們，他們臉上都帶著一種莫名的興奮，是因為今天要處死我這個年輕的女死囚嗎？



我心裡突然也湧起一陣悸動，一種莫名的興奮，我怎麼了？



我拖著沉重的腳鐐被押往一間陰暗的房子，在一張桌子前，我被身後的武警按跪在地，冰冷的水泥地面磨得我的膝蓋發痛，一個冰冷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……



「劉婷婷，再過兩個小時就要對妳執行死刑了，妳還有什麼話要說嗎？」



我張了張開乾裂的嘴唇，卻沒說出什麼，隨即低下頭搖了搖腦袋。



這時一名武警解開了我身後的手銬，遞給我一張紙，我沒怎麼看就在那意味著結束我生命的死刑執行書上按下了手印。



不知為什麼，我對這不知什麼年代流傳下來的程序異常的厭惡，只想盡快了結。



我的手剛剛離開那張紙，另一名武警把我死死的捆了起來。



那黑黑粗粗的麻繩繞過我的肩膀穿過我的脖子，把雙手緊緊的固定在背後，我試著掙扎了一下，沒有任何作用。



我被帶到了另一間休息室，跪在屋子的中央，周圍是一圈持槍的法警，我跪在那裡靜靜的等待著死亡的宣判……



「把犯罪分子劉婷婷押上來！」



隨著檢察官的一聲斷喝，我被五花大綁的押上了主席台，台下立時騷動起來，那當中有嘆息的聲音，也有興奮的呼吸聲。



而我，一件純白的緊身T恤加一條天藍色的緊身牛仔褲，更把我的線條暴露的一覽無遺，惹來了台下不少男孩子的起哄聲。



此刻的我在麻繩的纏繞下一動不能動，身後的法警按著我的脖子不讓我抬頭。



一種完全被束縛的感覺湧上了我的心間，我無奈的耷拉著腦袋等待著最後的宣判。



「現在我宣判：犯罪分子劉婷婷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！」



立時，有一名拿著亡命牌的法警走了過來，把它插在了我脖子的後面，上面寫著：「槍斃故意殺人犯劉婷婷一名」，在我的名字上還打了一個鮮紅的叉。



然後有人把我的身子扭了過來讓我面對觀眾，這時的我突然害羞了起來，臉上居然燙燙的，居然想起了初戀的情景，可是我現在是一名女死囚，馬上就被押往刑場槍決了。



「現在，將故意殺人犯劉婷婷驗明證身，押赴刑場執行槍決！」



人群再次騷動了起來，人流隨著我往會場外面走去，兩邊的法警維持著秩序。



我在人群中，低著頭，幾乎是被法警拖出了會場，我感覺我的心在狂跳，身上沒有一點力氣，任憑兩名法警將我架上刑車，呼嘯著往刑場駛去……



我被架下了刑車，被押往刑場中央的的那塊草坪，從刑車到行刑點只有20多步，我每走一步就好像走過了我20年來的歷程，四處的花草在怒放，一切都是生意盎然的樣子，可我的生命卻馬上結束了。



終於來到了行刑點，我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。



一名法警在我肩頭一按，我想都沒想就跪了下去，把腰彎得低低的，把頭埋進了草叢中，貪婪的聞者泥土的芳香，那裡有生命最後的味道。



可這時，一名法警過來往後拉我的頭髮，讓我本來弓得像龍蝦一樣的身子挺得直直的，另一名法警過來扯掉了我的亡命牌，我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。



我順從的挺直了腰，挺起我高高的胸脯，我的乳房在微微的顫動，我知道那時我的心在劇烈的跳動，我揚起了我美麗的臉讓它對著天。



「卡拉」



身後一聲響，我知道那是在拉槍拴，突然之間我感到異常的興奮，我是如此的接近死亡，又是如此的渴望死亡，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，只覺得想讓子彈快些穿過身體。



子彈出膛的聲音並不響，我猝然中彈，只感到背心一熱，胸前潔白的T恤上綻出了一朵紅色的小花，它穿過我的乳頭開得那麼妖艷，我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感，我直挺挺的跪在地上掙扎著不願倒下，一陣陣快感像電波一樣湧向我的腦際。



「撲通」



我終於承受不住往前栽去，頭抵在地上乳房重重貼到了草地，屁股也高高撅了起來。



雙腿不斷的踢登，一股鮮血從口中流出，我掙扎著，身體在地上翻滾，嘴裡發出快美的呻吟。



我雙腿摩擦著身體向上翻著，漸漸的我失去了意識，只感覺一層紅霧在眼前，然後慢慢的變黑，把我的身體拋向黑暗的深淵……



草地上劉婷婷仰面朝天她那豐滿的胸口綻開了一個鴨蛋大的洞，暗紅色的肌肉、乳腺組織、脂肪翻了出來血把衣服的前襟染紅一片；



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血腥氣……



和她估計的相反，她並沒有送殯儀館而是送到醫學院，因為她中的那顆子彈是剛剛開發新彈種；



試驗完全成功，這個新彈種超過了設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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